




“华 ”（ ）。《尔雅

花类本草是指药用部分是植物花的一类本草。花作为药物应

用，或鲜用、或干用，或人汤剂、或入丸散，或内服、或外敷，或

治病疗疾、或美容保健，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已成为重要的本草门

类。花还以它特有的婀娜多姿、鲜艳喜人的形态，一直和美丽、美

好融为一体，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程；无时无刻

不装点着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可以说：花既是人类历史上美丽美

好的化身和象征，也是人们防病治病、医疗保健的重要药品或生活

用品之一。

植物药是药物起源中最早的门类之一，那么，以植物为载体的

花也就有可能比较早的被先民所认识、所利用。“神农尝百草，始

有医药。”（《史记纲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淮南子

三

修务训》）“炎帝始味草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通鉴外

记》）“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补

皇本纪 “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帝王世纪》）等等。这些

传说表明了，我们的先民通过观其形体、嗅其气味、品其滋味来认

识药用植物的过程。正如《中国医学史》所说的那样：随着“原始

农业的发展，使人们在栽培农作物的过程中，有条件对更多的植物

作长期细致的观察和进一步的尝试，从而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

作为植物药之一的花类药物，也就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了。

（《古

在切人正题之前，有必要先从文字学的角度作点说明。花古作

释草》：“花，华也。”华，上古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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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段玉裁注：“粤与华音义皆同。”徐灏笺：“

（《睡虎地简五

华亦一字，而

《说文》别之者，以所属之字相从各异也。⋯⋯ 乃古象形文，上

三四》）。《说文》：“华，荣也。从
，

像蓓蕾，下像茎叶。”高鸿缙《中国字例》：“按字原象形，甲文用

为祭名。秦人或加

，菩见《方言》。六朝人又另造花字。日久华字为借

为意符，遂有华字。及后华字借用为光华义，

秦汉人乃造

意所专，菩字少用，花字遂独行。”

早在二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芳香气味具有调节人的情

绪、养生保健、防疾治病的作用，“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

避秽也。”（《神农本草经》）如甲骨文中有“杏”字，“五沃之土，

其木宜杏。”（《管子》）这无疑为先民们认识杏和杏花的食用、药用

奠定了基础。

殷商时期，具有芳香气味的花类本草，已被作为美容化妆或治

病除疾的药物，广泛应用于宫廷。据史记载，殷纣时期就有人开始

使用锡粉化妆，并用燕地红蓝花叶捣汁凝成胭脂，供嫔妃宫女们化

妆用。

种，其中植物药占有

《诗经》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西周时期至春秋中叶的

作品，载有部分商代史料，也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药物的书

籍。据统计，书中共载录本草及有关生物

种之多，诸如花类药物有荷（花）、荑（茅针）、勺药（芍药）、

苕（凌霄花）、舜华（木槿花）、桃花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桃夭》），“苕之华，芸其黄矣”（《诗经（《诗经 苕之华》）。写出了

桃花、凌霄花盛开时鲜艳夺目，生机盎然的样子。桃花是我国名

花，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这里还没有提及桃花具有防病治病

的作用，那么下面的诗句，就写到了萱草和萱草花的除烦忘

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海。”（《诗经

种之多，具体应用的药物有计有

得能，“

兮》）

《山海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书。书中收载药物十分丰富，

种，无具体应用的药物有

功

伯



种。其植物药占 种，已记载的花类药有菊花、芫花等，如

“女儿之山，其草多菊”，“灵山之下，其木多杏”等有关记载。

种，其

种，花类药有鞠华（菊花）、辛夷、款冬花、旋覆花、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载药

中植物药

荛花、芫花、柳华、栾华等。

桂花“香宜泛酒，味可

很多花类药物，因其本身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备受古人的青

睐。如梅花最早产于我国，其“以花贵，自战国始”（《瀛奎律

髓》）。菊花最早也是产于我国，《礼记》有“季秋之月，菊有黄华”

的记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春兰

兮秋菊”。（《礼魂 疴。”《说文》称桂

兮兰

为“百药之长”。屈原的《楚辞》中，吟咏桂树桂花的诗句有十余

处之多，如“沛吾乘兮桂舟，⋯⋯桂 ”（《湘君》），“桂楝

，辛夷楣兮药房。”（《湘夫人》）等等，并且还提到了辛夷兮兰

花。

诸文献记载的药物显著增加。《史记

均撰）

两汉以来，药物学知识经过不断的积累，有了较大的发展，见

仓公传》中提到《药论》一

梁

书，惜现已失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医书《五十二病方》，虽非

药物学专著，但是记载了芍药等植物类药物，对认识花类本草和使

用花类药物无疑是有所裨益的。这期间，随着内外交通的日益发

达，特别是“丝绸之路”开通，西域的名药红花等流人中原，进一

步丰富了人们的药物学知识。据《续齐谐记》（南朝

载：东汉方士费长房对其徒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当有灾难，应

该赶快躲避，桓景携全家人，肩背盛有茱萸的布袋，登高山饮菊花

酒，以消灾避难。晚上归来，见家中“鸡犬牛羊，一时暴死”。后

来，重阳这天人们出游登高山，饮菊花酒遂相沿成俗。唐人王维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写道：“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



。“唐玄宗赐虢国夫人红水仙

人。”古人重阳登高，头插茱萸花，口饮菊花酒，身临大自然。茱

萸花芳香扑鼻，插在头上，可避蚊虫叮咬，并有逐风邪，防病患之

效；菊花酒则有疏风明目，清热解毒之功。

三国、两晋时期，新的药品逐渐增多，花药本草也得到进一步

发展。如当时的药学著作《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和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等，收载的药物比《神农本草经》增加了一倍，对

花类药物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入，应用也得到进一步普及。《风俗通》

载：“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其山有大菊，水从山上流下，

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

十，中百余，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菊花轻身益气，令人坚强故

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尉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

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眩，皆得廖。”可见，

古人已认识到菊花不仅是供人观赏的花，而且更是延年益寿、散风

清热的除疾祛病良药。

年

种，花类药物也在

随着隋唐社会的安定，药物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公元

唐政府颁行了《新修本草》，该书收药多达

虞逐渐增多。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载有鲜桃花治愈狂症；唐

世南《史略》和《太平御览》（卷二十）记录了“北齐卢士深妻崔

林义之女”用鲜桃花为自己的孩子贴脸美容；唐时宫妃御女已开始

食用杏花露或香花等，来换求体香，取悦于人；当时的达官贵人还

口嚼丁香，健牙齿，除口臭等等。可见花类药物在唐朝应用之一

进贡的药物多达

斑。据《文献通考》（卷二十二，土贡一）记载，唐时各郡府每年

余种，但花类药物却不多，仅有红花等。进贡

的多是麝香、人参等芳香、补养之品。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

有水仙传入我国的文字记载：”蔡（水仙花）只出拂林国（意大

利），根下如鸡卵，叶长三四尺，似蒜，中心抽条，茎端开花

盆，盆皆金玉七宝所造。”

（《花史》）当时的水仙花还仅是皇家消费得起的名贵花。到后来的

《本草纲目拾遗》才开始记载水仙花的药用。

⋯



婆国于公元

宋、金、元时期，药物学有了较大发展，有官方和个人编辑整

理的药物学专书刊刻了很多，诸如《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

本草》、《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及《日华子诸家本草》、《证类本草》、

《本草衍义》、《宝庆本草折衷》等，收载的药物达千余种之多。

年（建隆二年）遣使节来宋带

宋朝初年，从长期的战乱走向了和平安定。据《续通典》（卷

八、食货、赋税上）记载：宋制各郡每年常贡药物达百余种，除麝

香、人参、阿胶等芳香补益之品外，花类药物有白菊花、红花、丁

香子母等。在与外医药交流上，输入的药物除香料外，主要还有红

花等花类药物，如占城国于公元

香药等。后多次往来，送的花类药物有丁香花等；

花等；安南国自公元

年（淳化三年）与宋廷恢复交往，送来的花类药物有丁香、红

年起来宋，送来蔷薇水；注辇国从

年开始向宋朝输人丁香、金莲花、蔷薇水等花类中药。值得一提的

是花露（蔷薇水），已由国外进入中原，作为医疗和保健的药物被

应用于临床了。这期间国产的花类药物的应用也日益广泛。金银花

治蕈毒，“崇宁间，苏州天平山白云寺五僧行山间，得蕈一丛甚大，

摘而煮食之，至夜发吐，三人急采鸳鸯草生啖，遂愈。二人不肯

啖，吐至死。此草藤蔓而生，对开黄白花，傍水处多有之，治痈疽

洪迈《夷坚志

肿毒有奇功，或服、或敷、或洗皆可。今人谓之金银花，又曰老翁

再补》）曼陀罗花有麻醉作用，“广西曼陀须。”（宋

而趋。南人

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白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

也。盗贼采干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人醉闷，则

）。宋或因为小儿食药，去积甚峻。”（宋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代著名诗人陆游在不少诗篇中写下了菊花药枕的治疗作用，“头风

便菊枕，足痹依藜床”（《老态》），“枕囊贮菊愈头风”（《示村医》），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闷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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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干菊花等

说断肠。”诗中不仅对菊花枕进行了咏赞，而且还写出了其治疗作

用，即将疏风清热、明目清肝的菊花装入枕囊，枕用舒服，容易入

睡，有益身体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用花酿制花酒，已见诸文字记

载，不仅发展了酒的种类，也丰富了酒文化。通过上面几则非医药

文献对花类药物的记载，更能看到当时花类药物广泛普及之一斑。

年）十二月，元政府颁布严行禁约，元朝至元五年（公元

年）八月，严管的药物又增加了

将具有剧烈毒副作用的乌头、巴豆、砒霜之类药物严格管理，不得

发卖与人。至元九年（公元

下，罚至元钞花类药芫花。如有违反律规者，杖 两于告人

充赏。这在国家加强对较大毒副作用的药物管理，避免或减少此类

药物中毒方面，迈出了非常有意义的一步。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问世，标志着药物学发展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大量的花类药物被收入书中，使花类药物得到了比前代

更为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据《大明会典》记载，万历（公元

年）时期共采办药材 斤有零，但花类药物仅有顺天

斤多，其他均为芳香补益之品；该书记载外国输

入的花类药物有：琉球的丁香；暹罗的丁香、蔷薇水；爪哇的蔷薇

露、番红花；须文达那国的蔷薇水；苏门答腊的丁香；苏禄国的蔷

薇露、桅子花、丁香等。明代由于郑和的七下西洋，有力地促进了

中外药物的交流，进口的花类药物无论从品种上、数量上都是比较

多的。

朱国花类药物在明代社会的应用，也十分流行和普及。明

《涌幢小品》载：“绥宁有梦花草，其茎如藤，其花黄白，丛条如

线。有畴昔得梦而遗忘者，纽之即寤。”菊花药枕在明代也用得十

遍，“警枕重劳石枕寒，无如花裹最相安。剖来珠蚌光堪掬，

采积金英秀可餐。布被暖香欺绵帐，竹床清簟敌蒲团。休论返黑方



姚可成《食物本草》中开始作为药物收入了玫瑰花，认为其有

朱之蕃《决明甘菊枕》）诗中写了药瞳炯，熟睡通宵即大丹。”（明

枕柔软舒适，药香四溢，清肝明目，催人熟睡，胜过治病的丹药。

明

疏肝理气，和血调经的作用。花类药物也和其他药物一样，随着时

代的前进和人们认识的深入，在不断增加和丰富。

清朝人称花茶为“香片”，是于沏茶之际放入茉莉花、玫瑰花、

莲花等香花，因此，便有“茉莉香片”、“玫瑰香片”、“莲花香片”

等雅名，这不但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悠久的茶文化，还融多种具有不

同治病防病作用的花类药物于一壶，达到品茗、冶情、防病、祛疾

的目的。清廷历朝对防暑的药物非常重视，除供御用外，还分发殡

妃和大臣，这些防暑的方药中，常用银花、菊花、梅花等配制。慈

禧一生很注意美容保健，对菊花、金银花等许多花类药物十分垂

青，常用金银花等泡茶饮，她的保健方药中也常有这些花。王象晋

的《二如堂群芳谱》和王颢等就王象晋原书，重编的《广群芳谱》

中专有“花谱”篇目，对不少花的“治疗”作用多有论述。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关于雪莲的记载：“塞外有雪莲，生崇山积雪

中，状如今之洋菊，名以莲耳。⋯⋯此花生极寒地而性极热。盖二

气有偏绝，积阴外凝，则纯阳内结。⋯⋯然浸酒为补剂，多血热妄

行。”雪莲的花序入药，临床用于妇科之疾。张渠《粤东闻见录》

记有广东地理、物产、人情风俗，岭南药材，其中载有山姜花，对

产地、药性、功用、配伍等都有论述。

《红楼梦》（第七回）中有一张为薛宝钗治疗喘嗽的方子叫“冷

香丸”，方子全为花类药物组成，可称得上是花类药物应用的代表

方了。方药的组成：白牡丹花蕊、白荷花蕊、白芙蓉花蕊、白梅花

蕊，研末为丸。方中白牡丹花蕊性平味淡入心包络，调经活血、除

烦；白荷花蕊性平味甘，清心通肾、涩精养血、止咳定喘；白芙蓉

花蕊性平味辛，泻热凉血，清肺排脓，平喘止咳；白梅花蕊性平味

酸微涩，利肺化痰，平肝安神，散郁生津。又合以雨水节的天落

水、白露节的露水、霜降节的霜、小雪节的雪，共奏清五脏虚热，



解诸经瘀毒，泻火而不伤津，滋补而不凝滞之功，适用于温热诸

症。《红楼梦》中还记述了贾宝玉挨打后服玫瑰露事，宝玉伤痛中

服玫瑰露可疏肝解郁、治其食欲不振，胁肋胀痛，幼能活血化瘀而

利于疾病的恢复。

尽管目前还没有研究花类药物的专著，但现行的《中药大辞

典》、《中华药海》、《中华本草》等书，已收罗了大量的花类药物，

为今后专门研究花类本草奠定了基础。不少花类药物在近现代临床

上已是常用之品，如金银花、菊花、野菊花、辛夷、款冬花、丁

香、密蒙花、谷精草、合欢花、红花、槐花、芫花等等。

如今用花类药物美容美肤，进行保健，已是非常普遍。诸如桃

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菊花茶，桃花粥、茉莉花粥、梅花

粥、芍药花粥，黄菊花饭、桂花糕、菊花糕，芙蓉烧豆腐、菊花火

锅、鸡冠花瓣炖鸡、五花菜、油炸玉兰花瓣，桂花酸梅汤、金银花

露⋯⋯有茶、有汤、有粥、有菜，品种丰富，花样繁多。

除了食用干花外，鲜花的食用正方兴未艾。现在通常供人泡茶

饮用的鲜花计有二三十种之多，多是具有清热解毒、清肺止咳、养

肝明目、健胃消食、增强机体免疫力、促进血液循环、解除疲劳、

养颜美容作用的花类药物。象菊花、金银花。金莲花、辛夷花、玫

瑰花、杜鹃花、百合花、芙蓉花、芍药花、莲子芯、紫罗兰、西藏

红花、月季花、玉兰花等等，不一而足。

可见，花类药物以其特有的治疗保健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

识，以其本身所具有的色、香、味，越来越招人喜爱和垂青。因

此，不论在临床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今后，花类药物必将成为人们主要的保健品和临床应用上必备的药

物。



张。《华佗神医秘传》载美容方 首（其中

妃宫娥们已开始用锡粉化妆，并用燕地红蓝花叶绞汁凝结成胭脂来

擦脸。《神农本草经》收载具有美容作用的中药达 种，花类的有

菊花、辛夷、合欢花等；另外还记载了具有“长肌肤，润泽颜色”

的美容药品 面脂，长期搽用可使脸面光泽，皮肤柔嫩，皱纹舒

首存目，药已佚），

余种蛋白酶、核酸、黄酮类化合

美发（眉）方 首（存目 首），治腋臭方 首，治手足皲裂方

油浸，每夜涂之

首，其中“华佗治眉毛稀疏神方：取七月乌麻花阴干为末，生乌麻

“华佗治头风白屑神方”中有羊踯踢花；“华佗

治腋臭神方”中有丁香等。“北齐卢士深妻崔林义之女”，用桃花来

为自己的孩子美容。桃花令人好颜色，悦泽人面。因此，有经常吃

桃花，脸面似桃花的说法。据记载清朝慈禧防治脱发的方子，共有

味。具有去屑位中药，其中花类药有辛夷、玫瑰花、公丁香

止痒、乌鬓发、防脱发的功效。

来种，如金银花、菊花、梅花、金莲花、

美容除了外用药物外，内服也同样具有较好效果。目前，被人

们所食用的鲜花多达

多种氨基酸、铁、锌、碘、

玫瑰花、杜鹃花、芍药花、芙蓉花、玉兰花、丁香花、梨花、葫芦

花、凤尾花等等，或为茶、或作粥、或制汤、或炊饭、或烧菜，吃

法多多，不一而足。鲜花食品含有

种维生素，硒等微量元素，

年前的殷商时期，当时殡中药美容化妆的历史可追溯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调于粥中食用或冲茶饮

物等活性物质。因此，长期服用鲜花能够防止面部色素沉着，预防

皮肤粗糙和老化；并对雀斑、黄褐斑、暗疮等有良好的治疗作

用。

“香身”是美容的一种特殊方式。早在唐宋时期，后妃宫娥食

用一些芳香类中药，来换求体香，以取悦于人。例如清朝传说的香

妃，就是体有异香而被皇帝宠爱，并赐有“香妃”之美称。祖国医

学和现代医学都印证了蕴香美食是具有科学道理的，人们经常食用

香花，人的机体中就会蕴结着花的香味。如茉莉花清香袭人，能理

气活血，调达气机，每取茉莉花粉

服，日久可使肌肤润泽、体味芳香；用菊花瓣泡茶或研末制成蜜

丸，长期服用，会使人清香散溢，容颜娇美。

润泽

总之，花类中药在美容方面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消炎

抗菌；②增强皮肤弹性；③保护皮肤粘膜，预防粉刺；④防治雀

斑、皱纹、皲裂；⑤洁净皮肤抗脂漏，预防化脓性皮肤病；

敛汗，除臭；皮肤，预防老化； 减少头皮屑，美化毛发等。近

年来，我国中药美容品、洗发品发展迅速，品种花样繁多，颇受人

们的欢迎，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花类药物不但可以直接作为饮食品或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制成

别的东西，再充当食品和调味品。直接者如屈原《九章》中说的

“播江离与滋菊兮，原春日以为糗芳。”即把菊花掺和到谷物中制成

干粮食用。据传古代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就曾用萱草蒸饭充饥。

唐宋时，菊花入馔备受人青睐。我们今天也常用洋槐花和面烙饼，

其清香可口，增人食欲。做菜吃的菜花，更为餐桌上所常见。菜花

是短颈上长成的畸形头状体，有无数个密集的肉质花茎和未发育的

蕾群组成。具有爽喉、开音、润肺之功效，现代研究菜花含有吲哚

类化合物，主要是芳香异硫氰酸和二硫酚硫酮，具有抗癌作用。目



蜜饵，有饵”，“ 些”（《楚辞

前，菜花已被列入了人类的食品抗癌食谱中。

三佛齐国传》中有载：“有花酒、

用花酿造的“花酒”或蜜蜂酿制的蜂蜜，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

食用品或药品。花酒，在《宋史

三佛齐国输入宋朝的“洋花

椰子酒、槟榔酒、蜜酒，皆非麴蘖所醒，饮之亦醉。”其实，用花

酿酒在我国汉代就已开始，晋代葛洪也有关于花酒的文字记载。此

处所说的花酒是当时的南洋古国

酒”。花酒虽是用花制成，但也毕竟是酒，饮之过量同样和麴酒一

样醉人。苏轼《蜜酒歌序》：“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

酽。”林弼在《临江》诗中写道：“蓬窗饮罢还成醉，蜜酒初香玉笋

肥。”（《明诗纪事》）可见，蜜酒在宋明时期还比较流行。蜂蜜是蜜

蜂采取花粉所酿成的稠液，因蜜种、蜜源、环境等不同，蜂蜜的化

学组成差异甚大，名称也不同。如槐花蜜、枣花蜜等等。蜂蜜的主

要成分是葡萄糖、果糖、水分，另外还有挥发油、花粉粒、蜡质、

酶、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激素等。蜂蜜供食用也供药用，除

了滋补身体治疗疾病和调和药性以外，还作食品或美容化妆用。甲

骨文中已有“食蜜”文字记载。《神农本草经》早已把它列入上品

补益药，其性味甘平，功用补中、润燥、止痛、解毒，是医家常用

之药。作食品食用，吃法颇多，如用蜜和米面做成的糕饼叫“蜜

招魂》）；用蜂蜜作的饮料称

“蜜浆”，“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三国志 魏 袁术传》“发

病死道”注引《吴书》）；用蜜浸渍果品为“蜜渍”，“亮后出西苑，

吴 于孙亮传》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三国志

苑中习焉”注引《吴历》）；用蜜沾渍的果品谓“蜜饯”或“蜜煎”，

吴自牧《梦梁录

“进呈精巧消夜果子合，合内簇诸般细果、时果、蜜煎、糖煎，

除夜》）不论是在临床上，还是⋯等品。”（宋

在日常生活中，蜂蜜都是必不可少的良药或保健佳品。当然，也是

上好的调味矫味之品。明清时期，人们常把鲜花蒸馏制成香露，用

来入汤、兑酒、调汁制饵，其味香鲜宜人。据清代顾录《桐桥倚

录》记载：江南姑苏虎丘仰苏桥、静日轩，制作花露数十种，闻名



遐迩，供不应求，而尤以杭菊花露为最绝，因其开瓶香冽，醉人心

脾，时人皆视为珍品。但是，作为饮食调味的花露，已今不再昔，

实令人叹惜。

花类本草具有美化环境的作用。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随处都可

见到这方面的记载，无论是帝王的皇家苑囿，还是达官贵人的私人

园林；无论是文人雅士的庭院内外，还是农家百姓的房前屋后，种

花、植树、养草，都是必不可少的。

晋代陶潜为彭泽县令时，在宅边种植柳树五株，以“五柳先

生”自号。他归隐后，又种菊，“采菊东篱下”以自娱。因此，后

有“陶渊明独爱菊”之说。古时，我国各地都喜欢种植牡丹、桃花

等，就是佛寺道观中也不例外，如“玄都观里桃千树”（刘禹锡

《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相传唐朝武则天有一

次游后苑时，百花俱已开放，独有牡丹未花，武后一怒之下，把牡

丹贬到了洛阳。唐朝京城长安，灞河两岸，广植柳树，春天来临，

柳絮飞雪，成为当时一大景观。

相传汉武帝刘彻与爱妃丽娟在后苑赏花，武帝望着态若含笑的

蔷薇花，对爱妃说：此花绝胜佳人笑也。丽娟戏道：笑可买乎？武

帝曰：可！丽娟奉黄金百斤为买笑钱。从此蔷薇又名“买笑”。据

《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都非常喜欢桃花。

他们在宫中禁苑里种桃千株，每当桃花盛开之时，两人徜徉在桃花

丛中，明皇常亲手采下鲜艳的桃花，为贵妃插在云鬓上，春风暖，

桃花香，环境美，心情畅，情绵绵，意长长，正是千树万树的桃花

装点出了优美的环境，优美的环境才能培育出良好的心情。同时，

鸟语花香，草木成荫的地方，又是人们游玩和谈情说爱的场所。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买地修建草



花村”；“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榿木

堂，并在草堂四周广植树木花卉和草药、蔬菜。“奉乞桃树一百根，

春前为送

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荫。”这是他向友人讨要树苗时的写照。据

史记载，经过他数年经营，草堂周围纵横数十里皆树木成林，花香

鸟语。白居易在忠州任上，经常带领人们植树造林，栽种花草。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在他离任

时，还登上城东开元寺的阁楼来与自己种植的花木告别，“楼上明

年新太守，不妨还是养花人。”并寄希望于下任太守，也能和他一

样喜植树，爱种花。

唐朝诗人高骈在《山亭夏日》诗中说：“绿树阴浓夏日长，楼

台倒影入池塘。水精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院中种上蔷

薇，在旁纳凉，风来香飘，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

花开，

据《成都记》载：后主孟昶在成都城上，遍种芙蓉，每至秋来

里如锦绣，高下相照，景色怡人，置身城中，颇感舒爽。

圆明园，由清高宗弘历《圆明

宋人叶绍翁《游园不值》“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园

中杏花满枝令人陶醉。从有关文献，都可以看出历代皇家园林或显

贵大臣们的花园，不仅楼台亭榭雄伟华丽，山水精美，而且奇花异

木点缀其间。如清朝的皇家名园

园四十景小序》中就可看到：“林木阴湛，花时霏红叠紫，层映无

际”；（《正大光明》）“环植文杏，春深花发，烂然如霞”；（《杏花春

馆》）“坡有桃，沼有莲，月地花天。”（《多稼如云》）保留至今的江

南园林沧浪亭、拙政园、寄畅园等等，无不花木扶疏，清风送

香。

现代，城乡的人们种花养花，蔚然成风，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几

盆鲜花，装点着自己的居所，美化了人们的生活，陶冶着人们的性

情。花卉市场也随着人们的需求而快速发展起来，鲜花店已遍布市

镇。树茂草青，鲜花盛开，人们生活在其中，自然会“心旷神怡”，

既舒畅心情，又利于健康。更重要的一点是，鲜花不仅美化和改善

了人们居住的环境，同时，还能驱除蚊虫，净化空气，尤其在目前



空气污染的情况下，室内种上几盆花卉，对清除有毒物质，保护人

们的健康大有裨益。当然，也并非什么花都有益，应有所选择，也

不宜放置过多。



物）组成的方子共有

近现代名老中医的处方近

《内经》到清朝近

花类本草是中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医学上的应用不但

历史悠久，而且也非常广泛。按它的功效来分，有解表、清热、祛

暑、祛风湿、祛寒、泻下、利水渗湿、平肝熄风、止咳化痰、理

气、理血、消食、安神、补益、收涩、驱虫等诸大类；从它的临床

应用来看，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皮肤科、肛肠科、五官

科等各科疾病均可选用。可见，花类本草是：在功效分类上比较全

备，在临床应用上适应于各科疾病，在品种数量上较多的一种本

草门类。花类药物在使用方法上，既可用干品，又可用鲜品；既

可入煎剂、散剂、丸（丹、片）剂、膏剂、酒剂内服，又可外用

熏洗、敷贴、佩戴、药枕、注射、嗅气闻味等等，使用的方法繁

多。

在方剂学中，虽然全部以花类药物组方的方子非常少，但是以

花类药为主，再配用它药的方剂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含有花类药

物的方子，那就可以称得上蔚然大观了。前者最早的方子是《金匮

要略》中的“红蓝花酒”，及《华佗神医秘传》中的“旋覆花汤”，

以及后来李中梓《证治汇补》的“咳嗽捷径方”等，可惜的是凤毛

麟角，为数太少；以花类药物为主的方子，仍以《金匮要略》“旋

覆花汤”、“蜜煎导”为最早。据《古今名医名方秘方大典》选载的

首。

首名方中，以花类药物为主（含全部花类药

首，其中以花类药名命名的方子

首，以花类药物为主（含全部花类


